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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盲人“看”电影的人

▲大图：视障观众在听讲电影时露出笑容。 小图：周权在给视障观众讲电影。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周磊摄

本报记者王研

10月1日，云南昆明一家电影院里，放映厅前
方“大阅兵看大银幕”几个字异常醒目。前排坐着
几十名观众，脸贴国旗贴纸，表情兴奋。

他们有些戴着墨镜，有些眼睛半睁。他们都是
视障人士。每周六，他们在昆明都有一场聚会，大
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看一场用“心”讲述的电影。

阅兵开始，他们身边的志愿者开始轻声讲解
银幕上的场景。为了给这些特殊观众讲好电影，志
愿者们要准备好几天，有的人要花4个小时转三趟
车赶到这里。

等待“家人”

几个年轻的志愿者，正在公交站等待一群特
殊观众的到来。

与此同时，42岁的颜建昆整理好头发和衣服，
牵上父母亲的手，在盲杖的导引下，沿着昆明市莲
花小区的楼道走出。

过去一年多，每周六成了这个盲人家庭很重
视的日子，因为可以到盲人影院“看”电影，和视障
朋友们聚会。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自幼失明；父亲十
多岁时因高度近视导致视网膜脱落后失明；原本
健康的颜建昆，5年前也因中风失去一只眼的全部
视力，另一只仅能看到模糊光影。

志愿者接上他们，一起走进了两百米外的院
子。院子里，人们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刚
进院子，颜建昆的声音就被辨认出来，很多人热
情地与他打招呼。视障人士听觉敏锐，能从脚步
快慢、轻重和呼吸频率、说话的声音分辨熟悉
的人。

据志愿者介绍，以前颜建昆从事营销工作，收
入不低，喜欢泡吧、出去玩，但中风后除了失明，行
动也受到影响，记忆力严重衰退，女朋友也离开
了。突然成了行动困难、近乎全盲的人，他心理上
产生了很大落差，脾气变得很冲，在公交车上、公
园里，动不动就能跟人吵起来。

如今，颜建昆很爱笑，已经走出低谷。他认为，

自己能有良好的心态，盲人影院给予的正能量是
一个重要原因。“影院是我另一个家。我的盲人朋
友们和志愿者，都是我的家人！”

在颜建昆和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时，志愿者已
经给他父母的保温杯倒好了水，带他们走进影院，
等待电影开场。

这天放的是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伴随着镜头

变换和故事情节推进，志愿者在人物对白间不时插
话描述着电影场景：“一辆车过去，孩子站在那里，又
一辆车过去，孩子被人抱起，不见了……”

明暗交替的光影里，40多位视障人士听得都
很认真。在志愿者身边，他们身体向前倾，努力朝
向屏幕方向，尽管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甚至一片
黑暗。

“做点与吃饭无关的事”

纯公益性质的心目影院，是在昆明经商多年
的北京人周权创办的。

2017年9月，周权无意中接触到北京心目影院
的负责人，被“给盲人讲电影”这种形式深深打动，
认为它能丰富视障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直热心公益的周权是个性格豪爽的人。回
到昆明，他就开始找场地，装修改造，购买设备。

2017年10月底，周权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心
目影院。那半个月，他每天都到影院学习如何与视
障人士沟通、如何与爱心企业对接、如何讲好电
影……

对干销售出身的周权来说，讲电影并不算难，
难的是怎样让讲述的内容符合视障人士的需求。

2018年1月，昆明心目影院正式成立，很多
细节都是为视障群体专门设计的。影院门口放
着两台饮水机，这里一直有志愿者等候，随时准
备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大厅里，桌子一列一列
地摆放，每张桌子两侧各放一把椅子，旁边是过
道。这样的设置，能让视障人士方便地进出。

大厅外是一个小天台，有两架秋千，几套桌
椅。来这里“看”电影的人最喜欢散场后在这里
聊天。因为影院带来的归属感，他们习惯于互称
“家人”。

“活着就得做点与吃饭无关的事。”这句标
语在影院门口十分醒目。这正是周权开办影院
的初衷——尽自己的力量，用正能量影响当今
社会上的一批年轻人。

每次讲电影前，周权都要准备很久。但他越
来越熟练，讲得也越来越好。“我们大多会选择
能反映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社会现实的影片。”

周权希望把社会温暖、阳光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有时，影院也会根据大家的要求来讲电影。

选好影片后，他通常会先看三四遍，最大程
度地熟悉电影情节，以便确定在哪些地方插入
什么样的讲解、哪些地方需要调节气氛、哪些地
方需要适当留白。

他还会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和影评，因为
每场电影开始时，他都会对影片、制片人和演员
等进行介绍。在结束时，他还会结合视障人士的
实际提炼“结束语”。

“他懂我们”

“很多人觉得艺术欣赏、电影电视跟盲人无
关，这是极其错误的。”周权告诉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通过适当地讲解，他们同样能“看”到很多
东西。

组织“家人”们去北京旅游时，有一幕深深
地打动了周权：天安门广场上国歌奏响的那一
刻，很多人热泪盈眶。

“不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昆明。”周权说，他
们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眼睛看不见，但
他们对国家发自内心的热爱，不比任何人少。”

像这样的活动，周权没少组织。“这两年，我
确确实实感受到，社会的爱心和温暖越来越饱
满。”周权说，其实“家人”们只要能走出去就很
开心，所以自己总是尽量多地组织活动。

“我们很喜欢走出家门，和朋友们相聚，多
接触外面的世界。”对53岁的王国庆来说，“看”
电影是一项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他还记得，自
己五六岁时曾搬着小凳子去听露天电影，但没
人讲解，动作、场景看不见，对电影内容只能
靠猜。

在心目影院，因为有人讲解，他对电影的内
容更清楚，理解也更透彻。

“讲电影也是有学问的。”王国庆说，一些年
轻人对视障人士特殊的需求不太了解，对生活
的感悟也不够，讲起电影来大家不爱听，他们还
需要锻炼和成长。相比起来，周权讲得可谓淋漓
尽致，“我想是因为他总跟我们在一起。他懂我
们。”

如今，影院对王国庆的意义已不仅是一场
电影，它还提供了与大家相聚的机会和活动的
场所。每次电影结束，“家人”们都盼着下个周六
快点到来。

“不管去哪儿，心里有目标，脚

下就有路”

在影院，除了看电影的“家人”们和讲电影
的周权，还有一群忙碌的年轻志愿者。他们是昆
明各高校的大学生，不仅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
也参与讲电影。

“每次大约需要30名志愿者。”周权说，但云
南警官学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报名的人数远
超这个数字。

为了让更多大学生参与、体验、成长，周权希
望学校每周都能派“新人”来。下午2点开始讲电
影，志愿者通常中午12点就到了，为的是提前接
受基础的助盲培训。讲电影的志愿者则需要提前
很多天进行准备，反复演练。

“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他们‘看’世界的愿望，

比我们更强烈。”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志愿者侬
会芳这天早上9点半从学校出发，坐地铁，转公
交，坐了约20站才能到影院。

接受基础培训后，她就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去
接视障人士，把他们带到影院，引导他们入座。电
影播放期间，她一直在旁观察，以便及时为需要
倒水或上厕所的观众提供帮助。电影结束后，她
再把他们送回公交车站，目送他们坐上公交
车……

短暂的助盲经历，让19岁的侬会芳感触良
多。在她看来，视障人士大多自尊心很强，只要
自己能做的事，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帮助。他们缺
乏安全感，比如她当天接到的一位大妈，不放心
地反复叮嘱她电影结束后一定要把自己送回
车站。

但是，侬会芳更多是被他们的乐观精神所触
动。她说，自己在学校也会遇到一些烦心事，但看
到他们面带微笑，在一起交谈都乐呵呵的，就感
觉自己太不积极了。“他们都可以如此认真、努力
地生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消极和悲观呢？”

“不管去哪儿，心里有目标，脚下就有路。”这
是王国庆的人生感悟。他3岁时因病失去全部视
力，但从未放弃对未来的追求——从盲哑学校毕
业时，针灸推拿专业的中专文凭并不能让他满
足，后来，他继续通过在线学习考取成人大专、本
科，最终拿到了针灸推拿专业的本科文凭。

在这里，还有许多像王国庆一样热爱生活的
人。虽然他们自己也需要帮助，但仍热情地希望
能帮助别人。

讲电影《亲爱的》那天，有新的“家人”加入他
们。在这个不幸的小家庭里，爸爸是盲人，6岁的
女儿患了脑瘫。

当周权告诉大家“孩子需要长期按摩治疗”
时，马上有人举手接了这个任务。“我开了一个按
摩店，孩子可以定期到我店里，免费按摩！”话音
刚落，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我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能更多地享受生活。”盲
人郎惠波说。

音乐是远方，打工不彷徨

▲城市务工者许小猛在舞台上歌唱。（受访者供图）

从早期创作歌曲《丑小

鸭》《闯一闯》反映打工者的艰

辛与梦想，到《365天》关注返

乡路上的喜忧，再到《城市是

我家》唱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

与归属。从这些歌里，不难感

受到外来务工者从“农民工”

变成“新市民”的蜕变

他们的创作题材正从聚

焦独立个体扩展到关注城市

和国家发展，这也是打工者群

体梦想的升华

本报记者何磊静

“钢筋水泥脚手架，车水马龙黄马甲；快递包
裹风雨下，街头巷尾千万家……”

初见许小猛的时候，他正站在舞台潇洒地唱
着歌，一身亮闪闪西装，边上乐队簇拥，底下数百
名工厂操作工、建筑工人拍手鼓掌。在那个场景
中，他俨然是一个明星歌手。

不过那场公益演出一结束，许小猛和乐队成
员们就开始拆舞台、搬东西，灯光、服装和道具及
时清点完毕，他们回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城市里普通的打工者。

虽然第二天还要回到车间、工地、超市或酒店
上班，但他们脸上都难掩欣喜之情，每个人心中还
翻滚着一股热浪。

“那首叫做《城市是我家》，是我们原创的几十
首歌中的一首，不算我最喜欢的。”许小猛羞涩地
告诉记者，他是“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的负责人，
他们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但都在苏州、上海等城
市里打工，“因为爱音乐，大家就走到了一起。”

为打工者而歌

35岁的许小猛，不爱烫头也不留长胡子，穿着
简单的T恤，说话温和内敛，一点没有很多人想象

的“艺术家”气质。
15年前，许小猛孤身一人从河南老家辗转到

了苏州。作为一名“音乐发烧友”，他并不是背着一
把吉他闯天下，仅仅是因为听人说苏州发展好，工
作机会多，想找份能过日子的稳定工作。

他选择的第一个落脚地，是当地一家电子厂。
“那会儿天天裹着厚厚的工作服，从早干到

晚。”许小猛说，繁重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别的，城
市新生活的重担更是让他倍感压力。谈起最开始
的那段日子，许小猛眉头紧锁，他的记忆中似乎只
有宿舍、工厂两点一线的空白。

本想过安稳日子，可在城市中混迹的孤独感
却总涌上心头。许小猛开始默默写歌唱歌，找寻心
灵的慰藉。灵感如一条奔流的小溪，一首首原创歌
曲的出炉让他记忆中那片空白终于有了色彩。

“一开始真的只想着自娱自乐，但我发现身边
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工友们，他们生活压力都很大。
为什么不去快乐他们呢？”许小猛似乎找到了方
向，他觉得那些漂泊在城市的打工者应该互相取
暖，而音乐就是可以传递温暖的“火把”。

2007年，许小猛决定从工厂离职，为了生计也
为了结识更多打工者，他在咖啡厅打零工，做过酒
吧歌手，后来应聘了一家旅游公司，种种经历让他
走遍了苏州这座城市，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爱
音乐的打工者朋友。

共同的爱好和诉求让许小猛和伙伴们一拍
即合。2010年12月，他们决定在苏州木渎镇成立长
三角打工者艺术团，以团之名，为打工者而歌。

他们制定了个“规矩”，团队成员必须保留
一份工作。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如果想做成一
支公益艺术团，要想温暖别人，必须要保证自己
能吃饱穿暖。

一支业余艺术团，要写歌、出专辑，还要筹
备公益演出，注定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路。

“坚持快9年时间了，太不容易了。”许小猛
说，搭舞台唱歌、出专辑等都需要很多经费，而
他们这些外来务工者都只够养活自己，因此经
常要集体出动到处拉赞助，“我们的坚持，离不
开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

在许小猛心里，打工者艺术团首先是为打
工者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排解在城市的
寂寞。同时，艺术团要用歌声去传达打工者的心
声，传递这群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让更多人去
了解他们的不同面。

“我们一定是要为打工者这个群体发声。”
谈到初心和使命，许小猛异常坚定。

小梦想，大能量

如今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有30多名成员，他们中有一线操作工、售货
员、电焊工等。白天穿梭于车间工地，晚上下班
弹吉他唱歌，这一群人为同在城市打拼的打工
者们，带去源源不断的欢乐与感动。

来自盐城的“90后”女孩胡秋香在苏州一家
相机配件厂打工，也是艺术团的一员。她从小酷
爱唱歌，一直渴望能够登上舞台表演。去年春节
前夕，胡秋香有了第一次在近千名观众面前演
出的机会，她觉得自己“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7年，艺术团发起了首届“新市民春晚”
的演出活动，节目自己编排、舞台自己搭、场地
政府给……成员们齐刷刷上阵，成功为在苏州
打工的外来人员带去了一档高质量的公益
演出。

胡秋香错过了那次演出，懊悔万分。去年她
决定做足准备，为了能让自己达到舞台演出标
准，她在许小猛等人的指导下疯狂开始练习唱
歌。路上骑着电动车她能唱一路，轰鸣声此起彼
伏的车间流水线上她都能哼唱个不停……她对
音乐的痴迷感动了艺术团的每个人。

“秋香爱唱歌，最初我们觉得她仍需努力提
高，但是她的执着把我们都感动了。”许小猛说，
大家一致同意秋香登台唱歌，不仅因为她越唱
越好了，更因为艺术团要帮助大家圆梦，鼓励更
多像秋香一样的人去追寻自己心中的那份热爱
与美好。

一说到“新市民春晚”，许小猛眼神就自然
流露出了自豪感。“我们都深有体会，每到过年，
农民工们很多都返乡和亲人团聚了，可是还有
太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亲人相聚，寒冷的
时候，总得想办法让他们温暖点。”许小猛说，他
们希望每年都能做这个公益演出，给春节回不
了家的人一些心灵安慰。

面对记者，许小猛不太愿意说办艺术团的
“艰难”，反而谈了很多“诗和远方”。他说作为艺
术团的成员，心里或多或少是有“满足感”的，
“既然我们做了公益的事，就不在乎付出多少
了。”

2013年，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开了首张专
辑的发布会。那时正巧他们得知苏州当地一名
身患白血病的儿童急需救治，决定在发布会现
场举行一次慈善义演，现场募集到的1万元如数
捐出。

“虽然只是微薄之力，但是我们作为一群城
市务工人员，还能尽我所能帮助到当地人，那种
融入感和幸福感，是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的动
力。”许小猛说。

如今，在社会人士和政府单位的支持下，艺
术团已经在工厂、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地举行了
60多场公益演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喜欢音乐的打工者远远不止我们这些人，希望
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加入我们。”许小猛
说，打工者不是只会埋头苦干的机器人，他们也

有自己的梦想，也可以为和谐和城市贡献自己小
小的“正能量”。

唱出“春天”

许小猛仍然记得自己首次登台的情景，“第
一次上舞台，是在一个工厂里的歌唱大赛。我上
台时出了一身汗，特别紧张，差点就吐了。我坚持
着把那首歌唱完了，现在好了，再也不会那样
了。”

许小猛说，与其说进步的是舞台经验，不如
说是个人的成长。他喜欢把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
知写成一首首歌，而这些歌的主题，似乎诉说的
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从早期创作歌曲《丑小鸭》《闯一闯》反映打
工者的艰辛与梦想，到《365天》关注返乡路上的
喜忧，再到《城市是我家》唱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
与归属。从这些歌里，不难感受到外来务工者从
“农民工”变成“新市民”的蜕变。

“这些歌确实能反映我们的变化，确实来源
于生活。”

许小猛说，他从千里之外来到苏州，从一个
人变成一家人，从月收入仅千元出头到现在安家
落户、娶妻生子，艺术团很多成员都已在苏州成
家立业，“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生活的进步，也想
把社会带给我们的福利回馈出来，表达心声报答
社会。”

艺术团最开始的一首歌《丑小鸭》略带悲情
色彩，里面唱着“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为
我擦去孤独的泪……我什么时候能够腾飞。”

许小猛表示，现在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城市给
予的包容和可能性，艺术团成员们已经不太愿意
再去唱这种类型的歌了。

“犹如一夜春风十里，春来冬去，古城小镇描
绘着新的气息……”去年12月，艺术团发布了三
首从打工者视角致敬改革开放的原创歌曲。在写
这首《春风一夜十里》时，许小猛采访许多苏州本
地人，请他们谈发展变化。

“听说过去人们谈恋爱约会，从城东到城西，
要划一个晚上小船才能赶到，现在坐地铁只要几
十分钟。”许小猛不禁感慨，他们的创作题材正从
聚焦独立个体扩展到关注城市和国家发展，这也
是打工者群体梦想的升华。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希望以
此题材创作三首新歌，目前已经推出了第一首

《奔跑吧梦想》，之后我们还计划办相关主题的音
乐快闪、公益演唱会等活动，未来可期！”许小猛
兴奋地说。

“奔跑吧梦想，让小小的力量散发光亮。奔跑
吧梦想，让平凡的生命绽放辉煌……”

许小猛给记者发来的新歌，让人仿佛看到了
一群群城市务工者，不仅身怀小梦想，更追求着
家国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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